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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璇

电影《飞驰人生3》在追求飞驰的高度时，
似乎遗忘了影片的厚度。

影片的叙事节奏呈现出明显的前紧后
松特征。开篇“PPT式”的叙事推进，使得观
众无法真正理解这支临时拼
凑的队伍内部的情感纽带，而
后续的团队协作与牺牲，便难
以对观众产生强大的情感冲
击力。影片的结局固然热血，
却也在观众的预料之中，叙事
本身所应有的张力与反思空
间被悄然消解。韩寒在本片中
虽然主动做了大量减法，删除
了爱情线，淡化了家庭维度，摒
弃了一切可能让叙事变得复杂
的情感枝蔓，这让赛车戏更加
纯粹干净，却也悄然淡化了整
部影片的人文底色。

系列电影最大的风险，是
人物在续集中丧失成长空间。
张驰这一角色，在第一部完成
了绝境逆袭，在第二部完成了
自我救赎，到了第三部，他还
能走向何处？影片希望用为国
出征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种
格局的放大，并没有往人物内
心世界进行深挖。三部曲下
来，张驰始终在重复同一套情
绪刻度，落魄、被压制、爆发、
胜利。在情节走向变得可以预
判后，人物的情感反应也随之
变得可以预判，文戏的张力也
便悄然流失了，观众看到了张弛一次次赢得
比赛，却很难说真正看到了他的成长。除了
张驰之外，其他角色几乎也成为功能性的存
在，孙宇强代表忠诚，厉小海代表传承，赛事
主管负责制造障碍，这些角色像赛道上的路
标指示着情节方向，却没有自己的血肉。这
种人物配置固然利于保持叙事流畅，却付出
了群像失真的代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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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芳佳

《飞驰人生3》市场表现优异，作为国内
少有的赛车类型片，“飞驰宇宙”已经成为
一个极富生命力的长效IP。

《飞驰人生3》在叙事架构上仍延续了经
典的三幕式结构，以制造困难、升级冲突、
化解危机为叙事逻辑，建立起清晰的叙事
脉络。除了进入沐尘正式赛这部分缺乏过
渡而稍显突兀外，影片的整体叙事依然保
持较高水准，尤其是中后段的赛车竞技场
面——— 换轮胎策略、引擎盖挡视野、AI与手
写路书的对比，以及极端天气下张弛、宇强
的默契配合，不仅彰显了韩寒导演极致专
业的赛车美学，更在层层递进的悬念建构
中强化了叙事的节奏张力。

与前两部聚焦张驰个人的逐梦叙事不
同，《飞驰人生3》以展现群像为重点。影片开
始，张驰便被赋予了队长的身份，对手亦扩
大至更大层面。影片近一小时的沐尘拉力
赛拍摄，将视听语言的运用推向极致。相较
于前两部，第三部建立了砂石与柏油路双
向赛道，这种复合型赛道的设计不仅增强
了影片节奏，也拓宽了影片的叙事空间，张
驰与林臻东双线并行的策略，极大提升了
影片的悬念感和观赏性。

在镜头层面，影片运用大量的航拍、近
距离跟拍及特写镜头，构建出一种极具沉

浸感的视听场景。记星和叶经理的幕后指
挥，张驰和宇强的现场发挥，两相结合，在
紧张刺激的氛围中流露出一丝韩寒式的冷
幽默，在快速交替的剪辑中得以调和观众
过度紧张的情绪。影片画面与声音的精密
配合，如轮胎摩擦砂石的声音、引擎的轰鸣、
气浪的爆裂声，与镜头的快速推拉，环绕、俯
冲的全景式拍摄，共同营造出一种硬核粗粝
的影像质感，不仅强化了观众的在场感，更
具象化了竞速体育的野性魅力。尤其是主观
镜头的使用，创造出一种具身性的体验感。
例如，张驰引擎盖遮挡视线的段落，观众通
过张驰的主观镜头，直面大片视线盲区带来
的紧迫和恐惧感；而当引擎盖掉落的瞬间，
豁然开朗的视野与赛车骤然提速的快感交
织，观众由此完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释放。
结尾，张驰赛车失控，镜头在扭曲的面部特
写、飞速转动的轮胎、紧握方向盘的手之间
快速切换，将极端环境下的身体极限与意
志抗争具象化为视觉上的密集冲击。

从《飞驰人生》到《飞驰人生3》，“飞驰宇
宙”的进阶轨迹清晰可见。它不仅在工业上
完成了技术与视听的迭代升级，更升华了
价值内核。尽管影片在叙事上略有瑕疵，但
其对赛车专业水准的极致追求与通俗流畅
的叙事，精准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经典叙事契合审美期待

电影《飞驰人生3》中，沈腾再度化身“巴音布鲁克之王”张驰，点燃热血新征
程。这一次，他率领车队征战洲际魔鬼赛事“沐尘100拉力赛”。面对AI科技车队的
强势围剿与资本的无形操控，张驰偏不信算法能定义胜负——— 他只信一把方向
盘、一颗豁得出去的心。戈壁飞沙，暴雪狂飙，近50分钟的赛车戏份全程高能。这
不仅是一次极限竞速，更是向所有不肯向生活低头的人宣告：只要心还滚烫，人
生随时可以再次出发，一路飞驰。

□辛菲菲

《飞驰人生3》虽然在档期内取得
领先的票房成绩，“网络段子”式的幽
默、扁平化的人物，以及沿袭前作的叙
事套路，仍显现出这一系列IP续存的
创意枯竭，也让这场“飞驰”更像是原
地的“空转”。

理解《飞驰人生3》的创意枯竭，首
先要回到系列前两部所奠定的喜剧传
统。《飞驰人生》(2019)中，张弛的赛车
服过不了安检门而被迫仅穿内裤接
受安检，去游乐园找扮恐龙的孙宇强
却误抱了对方的妻子。导演利用角色
身份的“反差”与“错位”，构建起“预期

违背”的喜剧效果。到
了《飞驰人生2》，韩寒
实现了喜剧层次的跃
升，影片中大量喜剧属
于结构性幽默：张弛想
看看网上还有多少车
迷关心自己，刷出来的
视频却都是骂他“巴音
布鲁克之耻”；离开驾
校前夜想最后一次模
拟赛道，结果翻了车被
安全带倒挂，还要强撑
着让厉小海对外说是
宇强开的。这些笑点背
后，是英雄迟暮的悲凉
底色，与剧情铺陈、人
物塑造形成了有机共
生。而在《飞驰人生3》
中，笑点主要集中在影
片前半段，但无论是张
弛靠着“网红祝福视
频”赚外快，还是他与
百强总的“商务乒乓
球”，都是早已火爆社

交媒体的“网梗”。不仅如此，创作者还
将喜剧元素与影片后半段严肃紧张
的赛车戏份分割，喜剧桥段与赛车桥
段毫无关联，造成类型连续性上的断
裂，形成两段式格局。

《飞驰人生3》中，人物塑造的退化
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部中的张弛，是
一个为了梦想孤注一掷的过气车手，
他的偏执、窘迫、不甘，都通过具体的
生活细节得以呈现。第二部中的他，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体力和技术跟
不上志气，但那种“努力过无数次，但
机会只会出现在其中一两次”的清
醒，让角色具有了厚度。在第三部，张
弛依然选择回到赛道上，然而所有的
矛盾与对抗只是来自资金不足、技术
冲击、赛道凶险、引擎盖遮挡等外部
冲突，这些外部冲突并未转化为内在
的挣扎，人物自身几乎没有任何成
长。可以说张弛所有的行动都指向着
他要回到赛场，直至他真的钻进赛
车，完成了一场长达50分钟的比赛。
第一、二部中张弛的成长弧线已经完
成，第三部只能依靠既有情怀维持表
面的可信度。

当影片将大部分篇幅留给赛车的
轰鸣，留给惊险的超车镜头，留给特效
营造的视觉奇观，人物自然退化为推
动剧情的功能符号。

《飞驰人生3》是一部合格的档期商
业片，导演韩寒也在三部曲里完成了一
次个人创作从文艺青年到成熟商业片
导演的演进。但我们更期待看到的，不
是一部又一部重复自我的“工业复制
品”，而是敢于打破套路、深入人物内
心、直面现实粗粝棱角的作品。毕竟，赛
车赛的是车，更是人；电影讲的是故事，
更是人心。当轰鸣声散去，唯有那些关
于人的记忆，才能在时光中留下回响。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
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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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帅

作为续集与成熟的IP，《飞驰人生3》熟练
调用了险峻赛道、引擎轰鸣和终点逆转等经
典元素，唤起观众对于“燃”叙事的既有期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当续作越来越依赖前作
已经奏效的表达经验时，被消
耗的往往不只是奇观刺激的新
鲜感，更是这个故事何以还要
继续讲下去的必要性。

影片最明显的问题，在于
其叙事并未发生任何位移。从
第一部到第三部，张弛面对的
始终是相近的局面，外部压力
层层加码，个人在限制中寻找
突破，最终通过一场比赛完成
自我证明。前两部之所以还能
成立，是因为这种叙事仍然附
着在较为具体的人物处境之
上，失败、窘迫与不甘都能与观
众的现实经验发生联系。到了
第三部，影片只是在赛事规模、
阻碍强度和比赛风险上不断加
码，却没有提供新的处境，也没
有提出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
在升级，实际上不过是将旧有
冲突再次包装。

这种叙事上的重复，进一
步削弱了影片后半段本应具备
的情感力量。《飞驰人生3》中的
安部长，原本可以让赛道之外
的压力真正进入赛道内部，但影片并未将这
一人物充分展开。人工智能设定原本也有机
会将“经验判断”与“算法控制”的矛盾推进为
影片的重要议题，让张弛面对一个真正属于
当下的挑战，但影片并未沿着这一方向深入
推进，技术元素更多停留在展示层面，并没有
转化为推动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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